
不知有多少人會玩這個遊戲，就是
上網 「搜尋自己」。

這真是蠻有趣的，因為不但能找到
自己，還能找到不少與自己同名同姓的
人。一群同名同姓的人，卻分布在五湖
四海，操着各式各樣的行業，有着各式
各樣的身份，好像孫悟空拔出來的一撮
毫毛化成了無數的老孫那樣。

我 「搜尋自己」的結果，不但搜出
了不少真實的李若梅，還搜出了很多虛
擬的李若梅。

最知名的一位是台灣的播音人，曾
獲廣播金鐘獎最佳導播，看來 「播迷不
少」。其次是一位台灣兒童畫畫家，她
是馬祖芙蓉海畫會秘書長。還有位商界
女強人，穆迪台北辦事處助理副總裁，
還有一位網絡專家。

內地的李若梅也不少，最知名的是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常務副秘書長，還有
廣東省市政園林局辦公室副主任，廣州
中山紀念堂的管理處主任，山東省總工
會生產部部長，珠海時裝設計師，脊椎
病專家，眼科專家，放射學專家等。這
些李若梅都很優秀，而且老的少的都優
秀，有中國國際少年兒童漫畫大賽的得
獎人，也有西安中國科學院的離退休幹
部先進獎得主，還有南寧市優秀青年技
術人才獎得主，令我與有榮焉。

此外，在很多學校的網站內都有老
師和學生叫李若梅。至於虛擬的就更多
了，十多部網上小說的女主角都叫李若
梅，當中甚至有艷
情小說。這又令我
不禁慨嘆：天！我
的名字怎麼就那麼
俗！

﹁我
對
我
說

的
話
深
感
抱
歉
，

並
願
意
把
說
話
收

回
。
﹂
一
言
既
出

，
歷
史
不
會
忘
記

，
漫
漫
時
間
長
河

中
，
究
竟
如
何
能
﹁收
回
﹂
一
句
話
？

﹁政
府
提
供
的
服
務
有
改
善
空
間

。
﹂
有
什
麼
東
西
是
完
美
得
沒
有
改
善

空
間
？﹁我

們
過
去
一
個
月
來
，
沒
有
接

到
下
級
呈
報
的
事
故
報
告
。
﹂
政
府
掌

控
龐
大
資
源
，
你
們
不
懂
得
主
動
去
調

查
嗎
？

﹁我
們
會
成
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研
究
。
﹂
即
是
說

有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
亦
代
表
每
個
部
門
都
不
負
責
，

研
究
期
間
，
不
予
置
評
，
不
要
再
問
。

﹁我
們
會
徵
詢
各
方
面
意
見
。
﹂
這
個
政
策
有
六
個

方
案
、
那
個
新
政
有
八
個
選
擇
，
說
徵
詢
意
見
，
那
麼
政

府
自
己
的
意
見
呢
？

﹁我
們
會
正
視
這
問
題
，
盡
快
進
行
檢
討
。
﹂
檢
討

、
徵
詢
、
研
究
，
即
是
按
下
不
表
，
希
望
不
久
以
後
，
大

家
一
起
遺
忘
。

﹁我
們
會
加
強
巡
查
、
加
強
檢
控
、
加
強
執
法
、
加

強
教
育
。
﹂
每
次
大
火
、
塌
簷
篷
、
掉
鋁
窗
後
的
標
準
答

案
。

﹁政
府
的
既
定
政
策
是
…
…
﹂
重
複
一
次
政
策
，
就

裝
作
回
應
了
問
題
、
應
付
了
批
評
。

﹁假
設
性
問
題
不
回
答
。
﹂
﹁我
不
排
除
這
機
會
。

﹂
﹁我
們
會
密
切
留
意
。
﹂
高
官
不
難
做
，
熟
讀
這
些
對

白
，
就
能
避
免
出
錯
，
保
住
權
位
。
﹁對
不
起
，
請
大
家

給
我
一
個
機
會
。
﹂
錯
了
就
認
，
這
才
算
是
由
衷
之
言
。

記
憶
力
是
一
種
奇
怪
的
東
西
。
小
孩
子
的
記

憶
力
好
，
但
兩
歲
前
的
事
我
們
幾
乎
忘
記
得
乾
乾

淨
淨
。
老
人
家
的
記
憶
力
差
，
上
午
的
事
下
午
已

經
忘
記
。
有
時
連
吃
過
飯
沒
有
也
會
忘
記
，
更
不

要
說
服
過
藥
沒
有
了
。
因
此
要
有
排
好
日
子
和
次

序
的
盒
子
給
他
們
裝
藥
。
可
是
數
十
年
前
的
事
他

們
又
可
能
記
得
清
清
楚
楚
，
這
叫
﹁舊
事
不
忘
近

事
忘
﹂
。

每
個
人
有
他
擅
長
的
記
憶
，
又
有
他
不
擅
長

的
記
憶
。
我
記
古
典
詩
詞
的
能
力
不
差
，
不
一
定

整
首
能
背
，
但
人
家
說
上
句
我
總
能
說
出
下
句
。

內
子
對
此
很
佩
服
，
但
她
有
一
樣
記
憶
力
驚
人
，

她
能
記
得
二
十
年
前
用
多
少
錢
買
的
那
台
冰
箱
，

十
年
前
多
少
錢
買
的
那
座
電
視
機
。
有
一
位
朋
友

記
性
不
算
差
，
許
多
事
情
的
經
過
她
都
能
細
細
說

出
，
可
就
是
記
不
起
事
件
中
人
物
的
名
字
，
要
補

充
介
紹
：
他
是
某
某
的
阿
哥
，
很
胖
的
那
個
，
在

銀
行
工
作
的
…
…
要
別
人
知
道
她
是
說
誰
，
代
她

把
名
字
說
出
來
。

我
中
學
時
一
個
同
學
短
暫
記
憶
極
佳
，
考
試

前
翻
翻
書
便
能
夠
答
題
。
每
考
完
一
科
，
他
拍
拍

自
己
的
腦
袋
說
：
﹁中
國
歷
史
快

飛
走
…
…
﹂
或
者
﹁世
界
地
理
快

離
開
…
…
﹂
他
要
騰
出
地
方
去
記

憶
另
一
科
。
而
果
然
，
試
考
完
之

後
，
所
有
硬
背
下
來
的
東
西
都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奇
怪
的
記
憶
力

阿

濃
電
台
的
朋
友
告

訢
我
，
香
港
立
法
會

選
舉
前
幾
周
，
各
大

電
子
傳
媒
播
放
的
候

選
人
競
選
論
壇
節
目

，
原
來
都
成
為
票
房

毒
藥
，
收
視
收
聽
率

慘
不
忍
睹
。
電
視
台
凡
是
播
放
這
些
辯

論
節
目
，
觀
眾
輕
則
離
座
做
點
其
他
事

，
重
者
轉
台
關
機
，
總
之
，
觀
眾
寥
寥

，
怪
不
得
候
選
人
大
多
數
面
目
模
糊
，

大
家
印
象
不
深
。

收
視
率
偏
低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
是
辯
論
質
素
太
低
，
我
嘗
試
扭
開
收

音
機
聽
過
幾
段
，
有
候
選
人
不
斷
重
複

讀
參
選
立
場
政
綱
，
毫
無
新
意
，
有
候

選
人
借
題
發
揮
，
攻
擊
別
人
的
立
場
政
綱
，
乘
機
翻

舊
帳
，
儘
管
被
攻
擊
者
多
番
解
釋
，
攻
擊
來
來
去
去

都
重
複
幾
條
。
最
要
命
的
，
是
這
些
論
壇
沒
有
什
麼

辯
論
規
則
，
沒
有
明
確
規
定
辯
論
時
要
逐
個
發
言
，

不
能
打
斷
別
人
。
有
時
，
甲
候
選
人
正
在
答
辯
，
乙

候
選
人
又
高
聲
打
斷
詢
問
，
丙
候
選
人
又
加
入
戰
團

，
幾
個
人
幾
把
聲
齊
齊
呼
喊
，
其
混
亂
吵
鬧
更
甚
於

街
市
，
結
果
往
往
是
大
聲
者
勝
。

我
不
知
道
是
論
壇
訂
立
規
則
者
缺
乏
經
驗
，
還

是
參
選
者
未
受
過
辯
論
訓
練
？
結
論
是
，
這
些
論
壇

吵
鬧
混
亂
，
話
題
沉
悶
缺
乏
內
容
，
連
咱
們
上
中
學

時
開
辯
論
會
的
水
準
也
及
不
上
。

至
於
參
選
人
質
素
參
差
，
論
壇
又
規
定
每
人
輪

流
發
言
，
結
果
有
些
人
語
無
倫
次
，
或
者
離
題
甚
遠

，
純
粹
浪
費
聽
眾
時
間
，
倒
是
選
舉
論
壇
另
一
問
題

了
。

有
一
年
跟
一
幫
不
相
識
的
人
聚

合
於
成
都
，
然
後
一
起
包
車
到
九
寨

溝
。
如
今
打
開
地
圖
，
才
發
覺
那
是

一
段
蜿
蜒
的
旅
程
，
繞
過
群
山
，
繞

到
天
涯
，
繞
到
夢
的
盡
頭
，
坐
下
來

想
了
半
天
，
才
驚
覺
四
分
一
個
世
紀

畢
竟
過
去
了
，
記
憶
中
的
陌
生
人
都
不
免
老
了
，
不
老
的

只
有
記
憶
深
處
的
地
方
。

坐
下
來
想
了
半
天
，
便
想
起
在
成
都
看
不
見
山
，
汽

車
出
了
市
郊
，
極
目
平
原
，
盡
是
連
綿
無
際
的
嫩
黃
菜
花

田
。
車
至
汶
川
，
逆
岷
江
北
上
，
才
隱
約
看
見
連
綿
的
山

形
在
霞
氣
裡
橫
亙
前
路
，
人
在
層
層
疊
疊
的
山
溝
裡
夢
遊

，
一
會
兒
穿
過
黃
土
河
谷
地
帶
，
一
會
兒
橫
越
懸
垂
在
岷

江
的
木
橋
，
一
會
兒
穿
過
似
無
去
路
的
群
山
夾
縫
，
一
會

兒
又
轉
入
藏
民
聚
居
的
寨
子
；
群
山
在
車
窗
外
流
動
，
有

時
當
頭
罩
着
一
片
昏
暗
，
有
時
遠
方
一
角
天
空
忽
爾
豁
然

開
朗
…
…
來
來
去
去
都
是
光
影
浮
游
的
小
片
段
，
沒
完
，

沒
了
。
照
片
裡
的
少
男
少
女
如
今
哪
裡
去
了
？
想
不
了
一

會
兒
，
窗
外
已
是
暮
色
蒼
蒼
了
。

坐
下
來
想
了
半
天
，
便
想
起
一
個
關
於
入
山
的
故
事

：
一
對
年
輕
夫
妻
住
在
山
下
，
一
日
，
丈
夫
上
山
採
藥
，

說
好
黃
昏
前
回
家
，
在
山
上
見
兩
老
者
下
棋
，
一
局
既
畢

，
那
位
丈
夫
見
天
色
漸
暗
，
便
匆
匆
下
山
，
回
到
家
門
，

只
見
草
莽
叢
生
，
並
有
一
婦
人
石
像
，
打
聽
之
下
，
才
知

道
三
百
年
前
婦
人
站
在
那
兒
等
候
夫
歸
，
變
成
化
石
。
故

事
還
沒
說
完
，
車
廂
內
響
起
一
片
女
孩
子
的
﹁噓
﹂
聲
。

坐
下
來
想
了
半
天

葉

輝

跟
這
個
房
子
相
處
許
是
已
有
三
四
年
了
吧
，
到
今
天
，
我
的

床
和
我
的
睡
，
還
是
很
有
問
題
。
至
少
，
每
晚
在
這
房
子
的
床
上

睡
，
總
是
睡
得
不
好
。
搬
來
這
裡
，
似
是
未
有
一
覺
好
睡
，
第
二

天
工
作
，
精
神
難
免
差
勁
一
點
。

我
開
始
想
起
朋
友
所
說
的
風
水
問
題
。

吾
友
是
風
水
專
家
，
已
是
城
中
的
高
人
，
平
日
隨
意
助
人
看

看
樓
房
內
裡
的
設
計
和
布
置
，
已
足
夠
豐
足
的
生
活
開
支
，
他
現

在
連
專
欄
也
不
寫
了
！
要
知
道
他
的
生
活
大
概
，
已
經
毫
無
切
入

點
。
風
水
家
，
一
切
都
是
神
秘
。
他
曾
經
有
意
無
意
的
向
我
灌
輸

一
個
道
理
：
人
生
何
處
不
風
水
、
不
堪
輿
？
道
理
只
在
一
個
自
然

、
舒
暢
、
隨
機
、
隨
意
上
而
已
。

然
而
，
他
的
自
然
與
我
今
天
的
床
和
睡
，
可
是
二
律
背
反
？

另
一
位
朋
友
自
己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
卻
堅
持
認
為
有
滿
天
的

神
佛
，
萬
事
萬
物
都
有
一
個
主
宰
，
他
的
聖
信
演
成
生
活
上
的
全

面
包
容
：
你
有
道
理
，
他
有
道
理
，
誰
都
不
可
欺
侮
。
每
次
他
都

跟
我
訴
說
冥
冥
之
中
的
運
命
，
看
來
，
風
水
那
一
套
，
他
也
是
高

度
尊
重
的
。

我
既
無
滿
天
神
佛
，
更
無
侍
奉
宗
教
的
情
操
，
思
想
上
早
就

成
為
﹁樸
素
（
或
粗
淺
）
科
學
﹂
的
學
生
，
對
於
風
水
學
，
在
朋

友
的
指
點
下
，
竟
然
也
覺
得
很
有
﹁樸
素
科
學
﹂
的
一
面
：
棲
居

的
方
向
、
睡
的
姿
態
、
床
的
設
計
，
早
就
決
定
了
我
合
該
有
此
一

劫
。

全場在安靜中帶着一
點躁動，我們被安排在側
面一排的座位上，忽然響
起一片掌聲，還沒見人，
我們就知道劉延東來了。
劉延東今年春離開任職十
幾年的統戰部長職務，改
任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的
國務委員，十足是女強人
本色，但不是 「鐵娘子」
形象，她的力量，表現在
柔性能幹上，她走到我們
面前，伸出手來，一面握
手，一面滿面笑容地問：
是老師吧？一旁的書記代
答：是校友。旁邊記者不
失時機地卡嚓卡嚓拍下鏡
頭。

她在講話中提到，北
京師範大學的校名是毛澤
東當年題的，還有北京大

學也是。這個我們早就聽說過，後來北
京絕大部分高校校徽也都是毛澤東的手
筆，不過都是集字集起來的，並非原來
專門題寫的。

她說，去年這個時候溫家寶到北師
大來看望大家，這次她來，午飯時見到
他，她告訴他，今天會來北師大，他請
她代問大家好。她重點談教育問題，說
教育可以興邦，要大力培養優秀師資。
還說她對北師大並不陌生，她當統戰部
長期間，就幾次來過，看望鍾敬文、啟
功等名教授。這回她身份不同了，鍾敬
文、啟功教授也都已經離我們遠去，
但他們的精神卻一代傳一代，造福學
界。

在文學院會議室的牆上，便掛着魯
迅、黃藥眠、穆木天
、劉盼遂、李長之等
人以及鍾敬文、啟功
的遺像，紀念他們的
貢獻。

尋找李若梅
李若梅

票房毒藥
關 平

角
色
轉
換

陶

然

有此一劫
黃子程

在
人
生
的
片
段
中
，
總
是
有
喜
有
悲
，
有
時
順
境
，
有
時
厄

運
，
但
最
可
怕
不
是
倒
霉
與
窮
困
，
而
是
心
境
處
於
莫
名
其
妙
的

疲
憊
狀
態
：
感
興
趣
的
事
物
變
得
無
趣
，
吸
引
過
你
的
也
不
再
吸

引
，
連
使
你
發
怒
的
也
不
再
激
怒
。

無
知
無
覺
，
麻
木
不
仁
，
住
在
天
堂
也
是
地
獄
。
怪
不
得
人

說
：
熟
悉
的
地
方
沒
有
風
景
。
大
多
數
人
住
在
自
己
熟
悉
的
地
方

，
不
再
有
風
景
的
地
方
，
一
切
習
以
為
常
，
沒
有
挑
戰
，
很
安
全
，
卻
失
去
好
奇
和

動
力
，
說
是
行
屍
走
肉
，
也
不
為
過
。
我
們
不
是
尋
找
安
全
之
處
嗎
？
找
到
了
，
卻

厭
倦
了
，
何
等
矛
盾
，
生
命
平
淡
沒
激
情
，
不
想
活
了
。
曾
有
雜
誌
社
做
過
調
查
：

假
如
有
得
選
擇
，
你
想
幹
什
麼
？
幾
乎
百
分
之
百
，
不
想
做
現
在
的
自
己
，
不
管
在

他
人
眼
中
看
有
多
成
功
。
人
到
這
極
度
不
滿
足
時
，
其
實
就
是
時
候
去
尋
找
另
一
片

風
景
。
人
生
要
間
中
轉
換
跑
道
，
也
要
轉
換
看
台
，
若
果
只
是
驢
子
推
磨
，
轉
來
轉

去
同
一
塊
範
圍
，
豈
不
悶
到
發
慌
？
去
遊
山
玩
水
，
其
實
是
在
目
前
的
沉
悶
中
換
一

個
場
景
，
美
其
名
說
﹁充
電
﹂
，
當
然
是
治
標
不
治
本
。

每
個
人
身
體
裡
都
有
着
對
浪
漫
的
渴
求
，
就
是
撇
開
一
切
身
外
之
物
，
一
切
的

人
事
包
袱
，
一
切
世
俗
憂
慮
，
去
追
尋
一
個
夢
。
這
片
風
景
，
不
是
外
在
的
，
即
使

賺
夠
了
錢
，
買
了
個
山
明
水
秀
的
別
墅
，
還
是
圓
不
了
夢
；
夢
是
非
物
質
的
，
對
真

善
美
的
追
求
，
對
人
文
關
懷
的
追
求
，
是
付
出
的
，
是
寂
寂
無
聞
的
，
超
乎
名
利
以

外
，
那
兒
沒
有
籌
款
，
沒
有
推
廣
文
章
，
也
沒
有
電
視
訪
問
，
沒
有
偉
大
轟
烈
的
工

作
，
做
到
了
一
己
卑
微
的
奉
獻
，
即
使
千
辛
萬
苦
，
盡
其
在
我
，
百
折
不
回
，
這
就

是
圓
夢
。

追
尋
一
個
夢

葉
特
生

官腔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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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新天地

藍田的屋邨 陳志華

八鄉古廟 徐振邦

伴我成長 靈糧堂怡文中學 中六 區雪凝

各盡其責
勞工子弟中學 中七 李思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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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八鄉上村的 「八鄉古廟」

誤 會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中一 黃俊傑

以前住在鄉村地方的人，習慣上都會設
立很多祭祀場所。即使時至今日，香港新界
的鄉村裡，仍然有不少祠堂及廟宇等地方供
鄉民舉行傳統祭祀活動。

位於八鄉的上村，有一間古廟，稱為
「八鄉古廟」，以供奉觀音為主。這間廟是

這一區內的主要廟宇，當地許多鄉村的傳統活動都在這裡進行。
古廟現時已被列為二級古蹟，每天都會開放給人們參觀。

電視廣告、劇集節目，這些都是時下年輕人彼此
溝通了解的媒介，很多人會模仿從電視節目所得到的
訊息，令社會上形成某一種風潮，牽引着年輕的一群
，更慢慢地令社會的道德標準不自覺地作出調整。

然而，現今的不少大眾傳播節目，傳遞的往往是
錯誤的訊息。舉例說，談到愛情， 「離婚沒有什麼大
不了」、 「要嫁個有錢人」、 「一夜情不是罪，不應
感羞恥」、 「未婚媽媽是堅強的」等等語句和觀念，
都是通過不同的傳播媒介而散發，並因此而令青少年
尋找到認同，導致成年人與青少年之間的溝通出現不
少問題。

不少青少年以為凡事都有如那些電影、劇集所描
述般，可以輕易、順利地面對和過渡；但事實並非如
此。

當現實中年輕人面對個人能力不能解決的難題時
，若未能獲得即時的幫助，他們不懂得尋求不同方面
的協助，卻去選擇一些愚蠢的、而且沒有回頭路可走
的結局。因為他們的真實情況並不像電影、劇集裡所
講的那麼簡單和容易應付，從而令他們感到迷惘，並
最終選擇了逃避。現今的不少悲劇正是由此而起。

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工作者，作為電影、電視行
業的創作人，應該運用自己的工具把現實中的悲劇源
頭展示出來，並加以引導剖析，藉故事人物的行為取
態糾正流傳於年輕人思想中的錯誤觀點，令他們得到
正確的資訊，樹立合乎道德的正確價值觀，為避免悲
劇循環往復不斷重演而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作為新世代的年輕人，更應拓寬自己的眼界，清
楚區分夢工場與現實的狀況，培養正直的品德和良好
的價值觀，維護高尚的社會道德風氣，勇於面對困難
，敢於正視前路的挑戰，這才是得以健康成長的基本
條件。

朋友之間相處，常常會有很多誤會。不過，有些
誤會可能讓人失去很多珍貴的東西，就像在五年前我
和一位朋友發生的那次誤會，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失去
的是一件多麼寶貴的東西。這件事情，直到現在想起
來，就好像在昨天發生的一樣。

記得那一天，我和哥哥以及他的幾個同學一起放
學，途中，我哥哥突然拿出一包香煙交給我，叫我拿
着，然後他就離開了，我呆了一會，這時，碰巧我最
要好的朋友黃文彬遠遠地見到我。

這一下我可慘了。他怒氣沖天地走過來，氣憤地
說： 「我看錯你了，你竟然吸煙！以後我……我和你
的友情、感情就此結束了。」

「我……我……我……」心虛之下，我被他的一

頓搶白弄得說不出話來。
「我什麼我，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他一轉身

便走掉了。而這時我的眼淚才懂得慢慢地流下來了。
我哥回來了，看了我一眼，說： 「怎麼了？」

「我被你害慘了，你叫我拿着這包煙，結果被我
最要好的朋友看見了，他以為我吸煙，說以後也不理
我了。」

我跟黃文彬的友誼就這樣結束了。雖然後來我幾
次找他，想跟他解釋，但是他都很冷淡，不願意聽我
說話。

過了不久，有一天黃文彬竟然主動來找我。一見
到我就說： 「對不起！我已經知道我誤會了你。」

我說： 「算了，已經過去了，我們的感情可以重
新開始嗎？」

他說： 「當然可以。」
我實在太開心了，真摯的友情是最寶貴的。
朋友之間的誤會也許是人生中常有的經歷，但這

一次的誤會令我體會到如果失去了一個正直的朋友那
是多麼的不值得。這件事情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終於放假啦！
你可知道我的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假期麼？整整四十九天！
不過，不用羨慕我，請看看我的暑假生活吧：
報名參加的活動有：小司儀培訓班、U計劃小組、布偶天地……還要

應付老師排山倒海地派發下來的暑假作業：中文、英文、數學、作文……
媽媽總會說：暑假了，你空閒得很，要多閱讀。於是，她為我訂購了

兩份中文報、一份英文報，還緊迫盯人地強迫我閱讀、剪貼、寫報告……
別以為只是這些而已，媽媽還 「鼓勵」我參加了暑期網上練習班

「i-exercise」……
這個暑假，只有一個字：忙！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間，政府為所有
樓齡超過五年的公屋進行全面檢查，發覺不
少樓宇的石屎強度均未達標準；其中有二十
六座樓宇的情況更是達致不能接受的 「惡劣
」程度，有即時倒塌危險。藍田邨的第十二
座、十三座和十七座在一九八五年被納入

「二十六座問題公屋」名單中。因此，十七座率先清拆，而其餘
各座也陸續清拆重建。

整個拆卸工程在二○○二年完成，拆卸重建後，藍田邨原址
已分拆為三個屋邨及一個屋苑。原先的藍田（三）邨現為平田邨
、藍田（二）邨現為安田邨、啟田邨及康逸苑。三個屋邨地理位
置十分鄰近，因此不少邨民仍把這三條屋邨合稱為 「藍田」。實
際上， 「藍田邨」已不存在多年。

平田邨前身為藍田邨第十六座至第二十四座。第十六座至第
二十座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落成；第二十一座至第二十四
座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落成。現在，平田邨樓宇以平為樓
宇的主語。如平信樓、平仁樓、平旺樓、平誠樓、平真樓、平善
樓和平美樓等。安田邨前身為藍田邨第十五座，在一九七○年落
成，約在二○○二年展開清拆工程。二○○五年，兩座新樓宇落
成分別是安健樓和安麗樓。啟田邨有三座和諧一型樓宇，分別是
啟仁樓、啟信樓和啟旺樓。

藍田區除啟田邨、平田邨、安田邨外，還有德田邨和廣田邨
。這兩條屋邨並非建在昔日藍田邨原址上，是後來新建的屋邨。

﹁穿
梭
的
榕
樹
﹂
高
級
組
優
異
獎

瑪
利
曼
小
學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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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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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新
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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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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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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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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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的餘暉，為整個林村蓋上一層
金黃的面紗。村口一棵碩大的榕樹，亦
被餘暉映照得懷舊典雅。這棵蓊蓊鬱鬱
的榕樹，不知見證了多少滄海桑田的故
事和多少雄偉壯麗的神話。榕樹的根，
億億兆兆，從樹下伸延開去，縱橫交錯

，是穩固可靠的依偎。榕樹的枝幹，垂下一條條的氣生根，
黃褐色的，是語重心長的父親。

我是在榕樹的樹蔭下長大的。兒時，父親最愛拉着我，
到榕樹下的長椅坐下，一邊聽着仲夏的蟬鳴，一邊訴說泛黃
褪色的往事。榕樹下的長椅是用大理石做的，被榕樹的影子
包圍着，浸涼浸涼的。父親兒時生活貧窮，也許吃了太多苦

，他總嘮叨： 「我不盼望
你將來變得富有，只要你
用功讀書，做個能幹的人
，撐得起整頭家，我便安
樂了。你要像榕樹高挺撐

起整片天空那樣，做個堅強的人。」
偶爾，我覷着村口這棵榕樹，總想起父親一直在為我遮

風擋雨。
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但我害怕錯過任何課堂，沒有

理會父親的叮囑，仍然趕回學校。到了放學時我已渾身乏力
，天空還下着雨。當我想到要轉兩次巴士、走一段路才能回
到家時，更感頭昏腦脹。就當我恍恍惚惚在村口下車時，竟
看見父親佇立在榕樹下，撐着傘在等候我。遙遙看着龐大且
茂密的榕樹，映襯着父親形鎖骨立的身子和稀疏的白髮，我
的眼眶泛紅。一股溫暖的感覺湧上心頭，掩去了所有疲倦。

每逢晚歸，父親都會站在村口的榕樹下等我；他總怕晚
歸的我會肚子餓，所以先到陳伯的店子買來我最愛的燴番薯

。每一次，父親與我坐在榕樹下的長椅，一邊嚼着熱騰騰的
番薯，一邊數着樹梢間閃爍的星塵。我還會向他訴苦，說學
校作業多沉重、時間多緊迫、競爭多劇烈……

父親安慰我的總是同一番話，聽來總是嘮嘮叨叨的，從
小時候的記憶開始，他對我說的話，內容沒有改變，語氣沒
有改變，神情沒有改變。然而，就在我們共聚在榕樹下的時
光中，我將成為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學生了；父親，卻老了。
只有榕樹依舊屹立在村口，挺起粗壯的枝枒，撐起香港的一
片天空。

如今，我又一次來到榕樹下，扶着父親，一起昂首看着
天上淡淡的雲朵，在夕陽的餘暉中，迎接那瞬息萬變的瑰麗
。雖然，父親再沒有說那同一番話了，但當我仰視着榕樹享
受着它的護蔭時，總會想起父親在樹下的影子，縈繞不去。

父親那語重心長的話語，和榕樹一樣一直伴着我成長。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 「港人‧港樹‧港情」 保

育活動之 「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 徵文比賽高級組優
異獎。本版略有刪改。）

繁忙的暑假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五年級 倫卓怡


